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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清

“明天十六床的胆囊手术，你亲自
上台”。刚到科室，院长的电话来了。

又是哪位特殊人物，我心里想。
交了班，我同管床医生小谢来到

十六床。这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
之前我看过病历，没有什么特殊情
况，只是年龄大了。我已经嘱咐小
谢，要心内科医生会诊。

老人微闭着眼睛，靠床休息。病
床的左侧摆着一张竹椅，一个中年男
子在竹椅上发出均匀的鼾声。

老人看到我们进来了，示意不要
吵醒他。

仔细检查完老人，听了管床医生
小谢的汇报，我认为一个简单的胆囊
炎，不需要我这个主任医师上台。小
谢是副主任医师，完全可以胜任。

检查中，我无意碰到一件东西，
老人的床头，右侧枕头边摆着一只棕
色小皮箱。箱子有点陈旧，但是一尘
不染，应该是经常擦拭的结果。

老人下意识地护住箱子，并把箱
子往身边挪了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宝贝？也许是她
的全部积蓄。以前也有很多住院病
人把贵重物品带到身边。

以后的几天，我每次去查房，老
人总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几次爬起
来把我从头看到脚，满眼的慈祥。

我从小没有娘，看到老太太总觉
有亲切感。我们村里有八个同年老
庚，我娘生下我以后就没有奶水，有
人告诉我，几个娘的奶我都吃过。所
以，她们到医院来有什么事我都尽力
帮忙，如果住院，少不了一个红包。

那天查房，我俯身检查的时候，
感觉老人往我白大褂口袋里塞东
西。这种事经历多了，病房里人多，
时间也紧，不好推辞。回到办公室，
我把红包交给小谢，让他去给老人交
住院费，特意交待，出院时再给收据。

等到老人快出院的时候，我们已
经很熟了。出院那天，我去外地参加
学术会议去了。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接
到一个电话。

“主任吗？我是十六床。”一听声音
我就知道了。“是的，请问有什么事？”

出院病人来电话询问也是常事。
“没什么事，你有空到医院门口

饭店来一下么？我在三包等你。”老
人的声音带着恳求。

“好的，我来。”我迟疑了一下，也
不晓得什么事，还是决定去。

推开三包，只有老人在。
看到我进来，老人想站起来。我

不准，自己主动坐过去。
“这个店子是亲戚开的，我很少

上街。”她向我说明。
我看到她身边有两样东西，一样

是那只小皮箱，另一样是一个精致的
编织袋。

老人边从袋子里取东西边说话：
“晓得你忙，不好到医院打扰，又怕影
响你，这个是我做的鞋。”说着把一双
布鞋放到我手上。

这是一双千层底的老布鞋，鞋底
针脚很密，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这种

鞋了。两只鞋里塞了些花生和大米。
“有人告诉我，你们不准穿皮鞋

上班，声音太大。”
“这种鞋藏湿气。”她看了看我脚

上的胶底鞋。
“这……怎么行？万一要给我，

我给钱。”我准备掏钱包。
老人摆摆手：“不要，鞋子是按照

儿子的脚尺码做的，四十二码，应该
差不多。”

儿子？老人的儿子我见过，不是
每天睡竹椅子的那个。

老人看出我的疑惑。“陪我的是
村支书。”

这个……怎么了？
只见老人缓缓地打开皮箱，露出

一张英俊的军人照片，她双手捧出照
片，我接过来，仔细看看，虽然有点发
黄，仍然十分清晰。箱子里还有一本
烈士证书，上面有“自卫反击”字样。

我终于明白了。老人看着我，眼
睛红红的，欲言又止。

我拿着那双布鞋，泪水模糊了双眼。

（王道清，笔名洪流，洞口县人民
医院副院长）

一双老布鞋（小小说）

胡忠国

十九岁那年，父亲说：“孩子啊，
你就是爬也爬出这穷山窝！”

其实，当我能够翻越屋前高高
的石板路的时候，我就笃定信念，
一定要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
界。不单单是因为这里穷，只是确
信自己比蒲公英种子更坚强，可以
走更远的路，可以寻找更适合自己
安身立命的沃土，可以让自己的人
生有与祖辈不同的样子。

祖辈何时在这山旮旯里扎根，我
的爷爷不知道，我父亲的爷爷也说不
清楚了。祖辈也只是飘零于此的一
颗种子，贯穿于血脉的飘泊的基因，
在子孙的骨髓里酝酿与成长，只需一
个念想，飞翔的梦想就能点燃。就像
那蒲公英，只需夏日的一阵风，便能
迎风起舞，让旅途变得如梦如幻。

记得那天离开家门的时候，我
是毅然决然的，没有留意漂浮在天
边惨淡的愁云，也没有顾及母亲哭红的双眼。步子
是那么坚定，像和山沟沟赌气似的，如同向世界发出
成长的宣言。

一列绿皮火车拉着我这颗驿动的心，在长长的
轨道上跳动，每一节轨枕里都有我新奇的目光和幻
梦。一路向南，跳下绿皮火车，登上大卡车，道路越
来越狭窄，人烟越来越稀疏。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傍
晚，我们这颗种子，被种在了祖国的边防线上。祖国
边陲，银月如钩，乡土千万里，找不到来时的路，摸不
着家的方向。从来没预想过远方的样子，边关的山
高水长，岁月风寒，就是我梦想的样子，这里的每一
块石头都能安放我蓬勃的青春。

初长成的躯体，在沙砾上摩擦，刀割一样疼，我
不害怕。从高墙上摔下，带着体温的血淤积于鞋底的
时候，我只笑笑。他们说，男人流血是件光荣的事，我
信，我也坚守。他们说男人的伤疤，是青春的徽章，我
喜欢，我也自豪。当伤口一次次破损，又一次次愈合
的时候，我站在边关的山崖口，像狮子一样吼叫，边关
冷月下回荡着一个男人的厚实与坚硬。不是吗？这
个男人初次找到了一颗种子该有的样子。

并非没有哭过，只是孤独的夜都被紧急集合的
号令填满。似乎在寻找机会，当家书随着北风一起来
到军营时，信笺里的每一个字节，都能撕开一个孤寂
的伤口。在那个深夜，一个盼望长大的男孩，在边关
冷月里，泪水稀里哗啦。习惯了的亲情变得厚重，再
倔强的孩子，也走不出父母悠长的牵挂。就在那一
刻，家乡更近了，头顶的明月里，有母亲绵长的目光。

后来，离开南国边陲，走进北国高原，再后来踏进
祖国海岛。改变的是行程，不变的是追梦的脚步。不
论走到哪里，就把自己播种在那里，任黄沙吹拂，任海
浪拍打，路越走越远，步子却日渐坚实，而且从不停歇。

（胡忠国，市公安局工作，喜爱新闻报道和文学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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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兰

当你进入梦乡
一朵盛开的白莲向你招手
归来吧，这里有你的初心
只为你一个人而绽放

一滴玉露有你的小世界
有山，山是你的脊梁
有水，水是你的血液
有一轮明月，也有赤热的太阳

莲蕊与你的心默默地感应着
花开短暂，花谢留香
追逐的，只是一个过程
一个用悲欢写成的诗行

梦，不知从何处开始

何时结束，哪儿是方向
在虚无中不停地寻寻觅觅
穿越着时光……

●雪
雨滴也学会了含蓄
把自己藏起
以雪的形式
诉说对土地的深情

啊！下雪了
雪花像纸片一样落着
落着，装订成
一本厚厚的诗集

冷风偶尔翻了几下
又匆忙合上
静静地放在那里

后来，春天来了
阳光伸出纤细的手指
一页一页翻开
满眼都是新绿

●无名车站
拥抱真的很短
你的停留在须臾之间
你把空留下来
留给我品味经年
你把心跳带走
这里的时空被浓缩
等待和惜别被无限拉长
时刻表被反复提起
我的优柔不敌你的果敢
人潮中只有一颗心的距离最远
无边的喧嚣中
有一种孤独最敏感
有一种寂寞被风反复颂念

（夏梦兰，省第十八期中青年作家
研讨班优秀学员）

梦梦 乡乡 （外二首）

谢尚君

田野里
风里来雨里去
追梦的一群年轻人
在隆平高科
这个高大尚的地方
不期而遇

怀着虔诚的心
倾听着专家学者
谆谆教诲
我们像久旱的禾苗
遇到了甘霖

交流着彼此的心得
我们前行的路上
又多了
携手共进的知心人

袁隆平
我们的偶像
这个耄耋老人
将我们美好的梦想
牵引

（谢尚君，洞口县尚
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2019年度“邵阳好
人”获得者）

幸福追梦人


